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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开发区一直是国家推动产业发

展的“产业政策特区”，其初衷是成为引

进国外资本和技术的平台，二次创业后

被赋予推动本土科技创新、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的使命与职能。与招商引资不同，

以人才为中心的内生型集群是开发区科

技创新的基础。以广州开发区为例，发

现其自二次创业以来摸索出了一条推动

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及再孵化的科技创

新路径，已经形成了一个马歇尔式创新

产业集群。“政府搭台、市场唱戏”，广

州开发区依托广州科学城，以扶持留学

人员、中心城区体制内科研人才创业为

起点，通过公共财政营造创新创业政策

高地、成本洼地，在此基础上让市场发

挥作用，演化形成集群化的本地创新生

态，又进一步促进和吸引了更多科技型

中小企业在此创新创业。反映在空间上，

产业园区向创新城区转型，伴随的是区

位、配套和环境的跃升、“孵化载体集

群”的形成，分别构成了集聚人才创新

创业的宏观空间基础、微观空间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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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 of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Spatial Responses of
Guangzhou Development Zo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Clustering
YUAN Qifeng, LI Gang, XUE Yanfu

Abstract: Development zones have always been used as a tool in industrial policies

to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ts original intention was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but later it was entrusted with the mission and

function of promoting local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ing high-

tech industries. Different from the scenario of attracting investment, industrial zones

intending for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 endogenous in nature and

centered on fostering talents. Taking Guangzhou Development Zone as a typical

case,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it has followed a path of incubation and re-incubation

of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SMEs and has exhibited characters of a Marshallian

innovation cluster, resulting from a model of "the government setting up the

platform and the marke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Relying on Guangzhou

Science City, Guangzhou Development Zone supports overseas student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ers from central Guangzhou, creates policies to stimul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helps reduce business cost through financial investment. On

this basis, the market plays a key role in building a localized and clustered

innovation ecology that further promotes and attracts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SMEs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erms of space, Guangzhou Development Zone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an industrial park to an innovation district and has

elevated its location advantage, living facilities, and spatial environment, which

constitutes the macro-level attractions for talents and entrepreneurs. At the same

time, incubation clusters have also been formed in Guangzhou Development Zone,

which constitutes the local milieu for talents and entrepreneurs to gather.

Keywords: Guangzhou Development Zone;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cluster; Marshall Industrial Cluster; the transition of development zone

改革开放以来，开发区一直是国家推动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特区”，其初衷是成为

引进国外资本和技术的平台，而后被赋予推动本土科技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的使命与职能。开发区的二次创业开始推动科创转型，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一批发展

领先的开发区已经成功转型为科技创新高地。那么这些开发区是如何实现科技创新的？

本文以广州开发区为例，探究政府在其间所起的作用，政府与市场如何协同，以及空间

是如何支撑科技创新转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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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发区的科技创新转型

1.1 开发区，从招商引资走向科技创新

1979年，我国设立了4个经济特区。

1984年至1988年间，国务院又批准设立

14个沿海城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允许他们在特定区域使用经济特区政策

招商引资；1988年，国家科委推出火炬

计划，由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1-2] （以下简称“高新

区”）。尽管高新区设立初衷在于引进高

新技术产业、推动本土科技创新，但由

于初期内生动力不足，多数高新区还是

依赖低成本优势招商引资[3]。
1990年代末，开发区“二次创业”，

从外延式招商引资向内涵式推动创新发

展转型[4]。恰逢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城市

土地财政兴起。因此，这个时期的开发

区研究更多地关注从产业园区向城区转

型升级[5]、开发区与城市的整合重构[6-7]、
开发区与郊区化[8-9]、开发区再开发[10]等
议题。开发区科技创新的研究大多停留

在发展策略层面，有的是以开发区现实

存在问题[11]、理论逻辑推导[12]等为基础在

宏观层面探究开发区科技创新策略，更

多的是具体规划项目的介绍[13]，鲜有深

入其科技创新转型内在机理、机制的

研究。

其实，已经有一批发展领先的开发

区成功地从工业园区转型为区域科技创

新高地，实现了“二次创业”。根据商务

部发布的“国家级经开区综合发展水平

考核评价结果”，广州开发区连续 3年
（2018—2020年）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经开

区第二，其中科技创新指数排名第一；

另外，根据“广州城市创新指数报告

2020”的评价，广州开发区研发经费投

入占GDP比重达 4.38%，居市辖区第一

名。2020年，广州开发区地区生产总值

超 36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

8000亿元，财税总收入连续 4年超 1000
亿元。

1.2 集群化，产业区创新的基础

依据经济地理学、创新地理学关于

产业区、产业集群的研究，开发区科技

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内生型集群[14]。“第

三意大利”研究重新捡起了马歇尔 1890

年提出的产业区概念[15]，又发展出新产

业区、意大利产业区、马歇尔产业区等

概念[16]，其基本特征就是大量的中小企

业在一个区域内集聚并结成根植于本地

的网络[17]。
1990年，波特提出产业集群概念，

之后产业区、产业集群的研究孪生发

展[18]，在国内外都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

果[19]。集群化可能在4个方面推动创新的

发生：①集群化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可

以降低创新创业的成本[20]；②集群化形

成的本地网络促进了知识、技术、信息

等的流动，形成了集体学习[21]；③集群

化形成本地创新创业生态，可以有效支

撑创新创业[22]；④集群化还可形成正外

部性效应，带来本地化的技术溢出、衍

生创业[23]。
有意思的是在经济地理学、创新地

理学的理论中，产业区、产业集群都是市

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其理论来自对市场经

济的研究，是对经济现象的理论化、概念

化。但是，开发区是由政府自上而下设

立的，是典型的政府规划的产业空间，

因此探究开发区的科技创新又不能脱离

政府的作用[24]。换一个视角，如果要考

察一个开发区的科技创新转型，应该聚

焦在其是否形成了内生型集群以及其形

成过程，应该关注政府和市场的互动作

用机制。

2 马歇尔式产业集群，广州开发

区的科技创新转型

2.1 以科技型中小企业推动转型

广州开发区是我国1984年首批设立

的沿海14个国家级开发区之一，以外源

型工业园区起步，在 1998年制定了

“‘二次创业’发展纲要”，明确了“科

技强区”战略。随后在实践中逐渐探索

形成了依赖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及再孵

化的科技创新发展路径，所谓“中小企

业能办大事”。

2020年，广州开发区的科技企业突

破2万家，专利授权量突破2万件。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超过2110家，上市高新技

术企业 44家。呈现“3个 80%以上”的

特点：80%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

科技型中小企业，80%以上的高新技术

企业为科技型中小企业，80%以上的授

权发明专利、技术创新成果和新产品来

自科技型中小企业。这些科技型中小企

业已经成为了广州开发区经济发展的新

动能，各项经济指标占据半壁江山，从

2018年的统计数据看，工业生产总值占

全区的 46.65%，利润总额占全区的

51.20%，营业收入占全区的59.60%，吸

引从业人员占全区的 59.70%。科技型中

小企业已经成为广州开发区科技创新的

核心主体。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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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8年科技型中小企业对广州开发区
经济发展的贡献

Fig.1 The contribution of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SMEs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

Development Zone in 2018

2.2 聚焦科技型人才，孵化及再孵化中

小企业

广州开发区的“二次创业”始于

1998年举办的首届“留交会”。随后开办

了留学人员创业园，持续协助有技术优

势的留学人员，帮助其孵化科技型中小

企业。根据笔者对亲历者的访谈，在过

去的 20多年里每年平均至少有 200家留

学人员企业创立。另一方面，开发区还

特别通过财政资助和政策优惠推动广州

体制内技术人员在开发区创业。

聚焦于科技创新人才和团队，广州

开发区逐步探索形成了科技创新资助、

支持知识产权发展、支持孵化载体建设、

支持风险投资发展以及人才政策等 5个
方面、一套完整的创新创业政策体系。

各类型主体不断集聚、创新创业，逐渐

形成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局面。

在笔者调研的 252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样

本 中 ， 留 学 人 员 创 业 企 业 占 比 为

38.89%，体制内技术人员创业占比为

40.87%（图2）。
成功创业的中小企业轻车熟路，往

往又“再孵化”出新的企业：①衍生创

业，是指孵化成功企业的技术人员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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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如锐博生物衍生出表观生物等。

②内生孵化，其基本路径是孵化成功企

业通过内部创新进行多元拓展。如视源

电子，通过内部征集创新项目，评估通

过后创立子品牌、成立子公司，再孵化

呈现以母公司为核心的放射状网络（图

3）。③外延孵化，其基本路径是孵化成

功企业通过资本经营投资外部创业企业

实现扩张发展。如达安基因通过再孵化

形成了外延簇群状孵化网络结构（图4）。
④孵化器孵化，是指孵化成功的企业创

办孵化器来再孵化新的企业。如冠昊生

物在孵化成功后，又创办了冠昊生命健

康科技园作为专业生物医药产业孵化器。

2.3 广州开发区的“马歇尔式产业

集群”

在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及再孵化路

径下，广州开发区逐渐形成生物医药、

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新材料、

节能环保等一批新型产业，呈现马歇尔

式产业集群特征。

生物医药产业的主体就是区内孵化

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也是以留学人员创

业为开端，逐步演化出大批细分领域单

项冠军企业。从注册资本规模来看，500
万元以下企业占比63.27%；从企业成立

历程来看，自本世纪初才开始逐渐涌现，

其中近 5年新创立企业占到了现存企业

总数的61.57%。见图5。
“二次创业”之初，广州开发区便将

生物医药作为重点产业。2006年，发改

委批准以广州科学城和广州国际生物岛

为核心建设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因此，

广州开发区探索制定了一批针对生物医

药产业的专项政策：2017年制定《加快

IAB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及配套的

《广州开发区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实施

意见细则》、2020年出台《广州开发区促

进高端生物制药产业发展办法》等，形

成了本地政策链。

随着广州开发区生物医药企业的集

聚，演化形成本地孵化链、合作链。笔

者在对蓝勃生物访谈中发现了其与万孚

生物的衍生及合作关系：万孚生物本是

广州市高校衍生、在广州开发区成长起

来的典型企业，蓝勃生物的创始人原是

万孚生物的技术人员，在创业早期蓝勃

生物成为万孚生物供应商。

由于产业集聚带来的地理邻近，催

生了各式各样的面对面交流活动、专场

融资路演活动等，政府机构、孵化机构、

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不定期组织各类

生物医药专场活动，形成本地交流链、

融资链。

生物医药产业已经形成政策链、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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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广州开发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
创新创业源头

Fig.2 The sourc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SMEs in Guangzhou Devel⁃

opment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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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视源电子的内生孵化网络：放射状结构
Fig.3 The endogenous incubation network of Shiyuan Electronic Co., Ltd. : rad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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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达安基因的外延孵化网络：簇群状结构
Fig.4 The epitaxial incubation network of Daan Gene Co., Ltd. : cluster structure

图5 广州开发区的生物医药企业统计分析
Fig.5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biomedical enterprises in Guangzhou Development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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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链、合作链、交流链、融资链等多个

面向的本地化根植链，呈现马歇尔式产

业集群的基本特征，同时又嵌入到“全

球—地方”多尺度网络之中，呈现出开

放式特征（图6）。帝奇医药是广州开发区

的留学人员创业企业，其合作网络遍布了

“全球—广州”的多尺度，其合作伙伴包

括了广州尺度的广州医药集团等、广东

省尺度的众生药业等、全国尺度的哈药

集团等、全球尺度的英国伦敦大学等。

3 “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科技

创新的发生机制

广州开发区的科技创新转型依托中

心城市对科研人员的吸引力、附着力带来

创新创业源头，一方面通过财政和产业政

策营造创新创业的“软环境”形成政策

高地，另一方面通过低成本空间供给营

造创新创业的“硬环境”形成成本洼地，

使得创新创业活动在广州开发区形成集

聚效应，进而演化形成本地的创新创业

生态，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形成良性循环

的动力进一步促进了创新创业。见图7。
（1）“二次创业”之初，广州开发区

在全国率先举办广州留交会、开办留学

人员创业园，配套制定留学人员创新创

业扶持政策，形成了“广州留交会平台、

项目在开发区落地”的模式。

（2）启动广州科学城建设，率先投

资建设了一批国有孵化载体，然后进一

步通过“政府扶持、多元供给”模式建

设了大量民营孵化载体，演化形成“众

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企业加

速器—写字楼园区及综合体”的载体链

条，以此保障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

中的空间需求。

（3）在更大范围扶持创新创业，逐

渐探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创新创业政策

体系，通过财政投入扶持创新创业。挖

掘广州中心城区的源头效应、节点效应，

获取创新创业源头。通过笔者对 252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样本进行穿透分析发现，

这些创新创业的源头多来自广州市体制

内技术人员以及广州对人才的吸引力。

作为省会城市、国家中心城市，高校、

科研院所、国有企业等各类体制内单位

高度集聚，正是广州的这种禀赋为广州

开发区的创新创业带来了源头。

政府搭台、市场唱戏。良好的创业

环境、丰厚经济回报，激励着科技人员

的创新创业活动。广州开发区中小型科

技企业的不断集聚，催生了集聚效应，

演化形成了本地创新创业生态：①孵化

成功企业再孵化，形成衍生创业、内生

孵化、外延孵化、孵化器孵化等 4条典

型路径；②形成政策链、孵化链、合作

链、交流链、融资链等多面向本地根植

链；③形成一套火炬中心、区属国企、

行业协会、服务机构等构成的中介组织

体系。这种本地生态反过来形成循环动

力进一步促进了创新创业。

4 从产业园区到创新城区，广州

开发区科技创新的空间响应

伴随着科技创新转型，广州开发区也

从工业园区向创新城区升级，为科技人才

提供了生活和创新创业的宏观条件，而低

租金的“孵化载体集群”为科技人才提

供了创新创业的微观空间承载（图8）。

图6 广州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呈现马歇尔式产业集群特征
Fig.6 The biomedical industry cluster in Guangzhou Development Zone: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shall Industrial Cluster

图7 广州开发区科技创新转型的发生机制
Fig.7 The mechanism of transition of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Guangzhou Development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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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视角下广州开发区的科创转型与空间响应 袁奇峰 李 刚 薛燕府

4.1 宏观层面：从产业园区向创新城区

转型升级

1998年，广州开发区启动“二次创

业”，与“一次创业”形成的西区、东区、

永和区三片独立工业园并置开发广州科

学城。2000年，广州确立了城市“东进”

战略；2005年，以广州开发区为基础设

立萝岗区、实施“政区合一”体制，广

州开发区开始了从园区向城区的转型发

展；2015年，广州开发区、萝岗区与黄

埔区合并成立新的黄埔区，广州开发区

开始在更大区域范围统筹产业、创新、

城市的融合发展。在此过程中，伴随的

是区位、配套和环境的跃升，由此提供

了留住人才的空间条件。见图9和图10。
4.1.1 区位演化，园区入城

广州开发区最初选址于城市边缘紧

邻黄埔港的西区，1990年代进一步扩张

到了东区、永和区。1998年，广州开发

区启动了广州科学城的建设，区位上向

中心城区靠拢。

2000年，广州确立了城市发展“北

优、南拓、东进、西联”的“八字方

针”，确定东部、南部为城发展主要方

向；2005年，广州市以广州开发区为基

础设立萝岗区；2007年，提出广州市域

“一主六副多组团”空间格局，萝岗中心

区、黄埔中心区一起构成东部副中心城

区；2011版广州总规提出了“一个都会

区、两个新城区、三个副中心”市域空

间格局，萝岗新城和南沙新城一道被定

位为了两个市级的新城区。

随着广州城市的持续东进，2015年
广州开发区、萝岗区与黄埔区合并，广

州开发区可以在更大区域统筹产业、创

新、城市的融合发展，形成工业园区、

创新园区与城市片区协同发展格局。

2017年公布的广州新版总规、2019年公

布的广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开发区南

部区域划入到了主城区发展范围，其城

市区位属性进一步跃升。

4.1.2 创新园区，环境优先

1998年，广州科学城规划树立了保

护生态、环境优先原则，打造创新园区，

区别于过去西区、东区、永和区的工业

园区开发建设模式。见图11。
1999年，广州科学城总体规划修编，

确立“从产业园区到生态城区”的总体

原则[25]。2000年，广州市政府组织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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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广州开发区科技创新转型的空间支撑机制
Fig.8 The spatial support mechanism of the transition of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Guangzhou Development Zone

广州开发区（萝岗区）边界 广州开发区（黄埔区）边界

1992年 1998年

2009年 2019年

图9 广州城市“东进”中广州开发区的区位演化：从园区区位到城区区位
Fig.9 The location evolution of Guangzhou Development Zone in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Guangzhou:

the location condition from industrial park to urba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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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广州开发区从园区到城区的空间演化过程
Fig.10 The spatial evolution process of Guangzhou Development Zone: from industrial park to urba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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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科学城中心区城市设计国际竞赛，

最终形成了广州科学城中心区“十字+一
环，蓝轴+绿轴”的规划布局，奠定了广

州科学城的基本空间结构，形成了环境

优美、低密度开发的高品质创新园区。

4.1.3 城市配套，创新城区

2005年之后，广州开发区推动产城

融合发展，持续补强城市功能。2005年，

开展了“萝岗中心区城市设计国际竞赛

咨询”，启动了萝岗新城的开发建设。

一方面，广州开发区以搬迁行政中

心为带动，集中投资建设了一批行政办

公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另一方面，

2010年广州亚运会部分场馆选址在萝岗，

带来相关设施建设，而房地产的快速发

展更为萝岗新城建设注入了“强心剂”。

与此同时，广州科学城也在补充开

发城市服务设施：①利用园区内丘陵边

坡土地、规划建设用地变更规划、已出

让用地腾退再开发等进行“插针式”开

发，补充开发国际学校、运动中心、公

园等城市服务设施；②已经有 2条轨道

交通线（6、21号线）建成通车，围绕地

铁站点进行TOD商业综合体开发，如苏

元站的万达广场、神州路站的绿地中央

广场等；③结合暹岗村、玉树村等的旧

村更新改造来补强城市功能。

“十三五”期间，广州开发区公共服

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高，教育事业优先

发展，新增幼儿园55所，新开办学校24
所，改扩建学校 52所，新增学位 6.3万
个，优质教育资源快速集聚。医疗卫生

体系持续升级，新建、改扩建医院9家，

新增三级医院 5家，升级改造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4家，新增医疗床位 1550张，

知识城南方医院等一批高水平医疗设施

成功落地。打造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

体系，建成分馆84个，公共文化服务能

力明显提高。社区治理的“黄埔经验”

获全市推广，获评“最幸福城市”“企业

家满意度最高的城市”。

在广州科学城—萝岗新城片区，科

技创新与城市服务相伴成片、融合发展，

形成集中连片创新城区（图11），是集聚

人才创新创业的集中空间支撑。

4.2 微观层面：演化形成“孵化载体

集群”

在宏观层面从产业园区向创新城区

转型升级的同时，在微观层面演化形成

了“孵化载体集群”，构成了集聚人才创

新创业的微观空间承载。

广州开发区“二次创业”以来，先

是由政府投资建设了一批国有孵化载体，

之后形成了“政府扶持、多元供给”模

式，一方面产业资本、产业地产及房地

产资本、个人资本、集体物业等各类社

会资本加入到孵化载体的开发建设中，

另一方面通过停产工厂更新改造经营、

企业自有园区闲置物业经营等盘活闲置

空间构建孵化载体。

这些孵化载体经过多元机理演化逐

渐形成了集群化发展：①从最初的探索

发展逐渐形成有序的管理体制，科技创

新局是行政主管部门，其下属的广州火

炬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直接承担对区

内孵化载体的认定考核、建设指导等管

理工作，被称为“孵化器的孵化器”；②
从独立个体衍生向群体联盟，演化形成

孵化载体协会、联盟等组织网络，如

2013年成立“广州开发区科技企业孵化

器协会”；③从“二房东”的单一物业服

务演化为“物业+服务+资本”的多元服

务，如冠昊生命健康科技园形成的“龙

头上市企业+专业科技企业孵化器+产业

集聚”孵化模式；④加之区内孵化成功

企业创建孵化器等演化机理，逐渐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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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广州开发区科技创新转型的空间响应模式
Fig.11 The spatial response of the transition of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Guangzhou Development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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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视角下广州开发区的科创转型与空间响应 袁奇峰 李 刚 薛燕府

形成一个“孵化载体集群”，构成了集聚

人才创新创业的微观空间承载（图12）。
一方面，“孵化载体集群”形成了

“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企业

加速器—写字楼园区及综合体”孵化载

体空间链条。众创空间满足种子期企业

的低成本空间诉求；科技企业孵化器满

足初创期企业研发、试产及小批量生产

的空间需求；科技企业加速器满足成长

期企业更大研发和大批量生产的空间需

求；写字楼园区及综合体满足成长期、

成熟期企业的总部办公空间需求。例如，

慕恩生物是2015年在广州科学城创新大

厦创托邦众创空间注册孵化的企业，随

着企业的成长，已经于2018年迁移至广

州开发区科技企业加速器进行规模化生

产（图13）。
另一方面，“孵化载体集群”以孵化

载体为空间单元形成了创新创业服务体

系，包括共享空间/设施服务、基本生活

服务、产业政策服务、创新创业活动等，

孵化载体内的企业可以共享这些服务，

有效降低了创新创业成本。以华南新材

料创新园为例，其构建了公共实验室服

务平台等共享空间/设施为园内企业服

务，同时园区配套的员工餐厅、便利店、

咖啡厅等生活服务设施可以满足园内企

业员工等基本生活需求，其还为在孵企

业提供各类产业政策服务以及举办各类

创新创业活动。

2020年，3家孵化器获评“中国孵

化器50强”，4家孵化器被评为A类（优

秀）国家级孵化器，荣获国家新型工业

化（智能装备）产业示范基地。高端人

才引进成效明显，聚集院士91名，各类

高层次人才1099名。

5 结论与讨论

广州开发区以外源集聚的外源型工

业园区起步，以“二次创业”为起点，

明确了“科技强区”战略，开启了科技

创新转型的历程，探索形成了一条推动

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及再孵化的科技创

新路径。

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空间上高度集聚

在广州科学城片区，演化形成了政策链、

孵化链、合作链、交流链、融资链等多

个面向的本地化根植链，呈现出马歇尔

式产业集群的基本特征，同时又嵌入到

“全球—地方”多尺度网络之中。

科技创新依赖人才，更需要创新生

态。依托广州科学城扶持留学人员创业，

广州开发区通过公共财政营造创新创业

政策高地、成本洼地，然后又进一步拉动

中心城区体制内科研人才创新创业，在此

基础上演化形成本地创新生态，又进一

步促进了更多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创业。

从产业园区向创新城区转型升级，

广州开发区在区位、配套和环境方面的跃

升，提供了集聚人才创新创业的宏观空

间条件，与此同时“孵化载体集群”成

为集聚人才、创新创业的微观空间承载。

本文以广州开发区的实证研究发现，

产业集群得以按政府的规划生长的机制

是“政府搭台、市场唱戏”——政府的

作用主要是构筑了创新创业的政策和空

间环境，但是其成功的根本动力还在于

吸引人才的市场机制和创新生态。起步

期归因于依托中心城市的节点效应、源

头效应，成熟期则演化形成本地创新创

业生态。即便在开发区这种“产业政策

特区”推动科技创新，也要有吸引人才

的市场机制、创新生态和留住人才的区

位、配套和环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只

有部分开发区成功实现了科技创新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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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广州开发区“孵化载体集群”的形成机理及其空间支撑机制
Fig.12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spatial support mechanism of incubation cluster

in Guangzhou Development Zone

图13 广州开发区载体链条中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案例
Fig.13 Cases of growing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SMEs in the incubation chain of Guangzhou Development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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